
1?老渔阳里 2号陈独秀寓所
2．大同幼稚园旧址
3．环龙路 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
4．杨开慧与毛岸英、毛岸青（怀抱者）在上海时的合影

在上海闹市中心，有一条千余米长的

马路叫南昌路。 它东起重庆路，西至襄阳

路，北面距繁花似锦的淮海路不远 ，南面

是雍容高雅的复兴路。

这里是旧上海法租界的核心区域。 上

海开埠以后，二十世纪初叶 ，这里还是一

条毫不起眼的小河叫马义浜 （俗称蚂蚁

浜）。1912 年租界当局将马义浜填河修路，

恰好在上一年，有一位名叫环龙的法国飞

行员带了两架小型飞机到上海表演，5 月

6 日不幸因机械故障在跑马厅坠机身亡。

租界当局为了纪念他，便将这条刚刚修好

的马路，当中嵌着一条小路（现名雁荡路）

朝西取名环龙路，小路向南的极小一段叫

陶尔菲斯路。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环龙路

及延伸段陶尔菲斯路，却是和毛泽东特别

有缘的一条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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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龙路：那些年毛泽东在上海的生活圈
吴基民

环龙路2号老渔阳里陈独秀寓所
（今南昌路 100弄 2号）

———毛泽东在这里知道了“世界上
有马克思主义”

环龙路 2号老渔阳里 （今南昌路 100弄老
渔阳里），虽然前面有个“老”字，其实这条弄堂并
不老，至 1920年建成不过 7年时间。 为了和从
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开建过来与它相通的新渔
阳里有所区别，于是它就变老了。 老渔阳里排列
着二三十幢一客堂一天井、 私密性很好的两层
楼石库门公寓， 民国初叶不少国民党的大佬都
居住在这里。 老渔阳里 2号是安徽督军柏文蔚
的公寓，1920年初他把寓所让给了他的安徽老
乡陈独秀居住，陈独秀将他的《新青年》杂志编辑
部也搬到了这里。 此刻他正和北京的李大钊紧
密联系，筹备建立一个新的政党。 在他的身边围
聚着一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李
达、李汉俊、陈望道、罗亦农、俞秀松、施存统等。

1920年 5月，毛泽东也风尘仆仆来到了这里。

1919年末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 “驱张运
动”， 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与社会各界的支持
大获成功。于是他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先是
前往北京，拜访了李大钊、胡适等，1920年 5月
5日抵达上海，住在了哈同路民厚里 29号（现
安义路 63号）。 这是一幢两层楼砖木结构的房
子。5月 9日他和随同来沪的 15岁小青年张文
亮一起到黄浦江畔送别了又一批赴法留学的
新民学会会员， 在以后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

他多次赶到二三公里以外的环龙路 2 号老渔
阳里陈独秀的寓所，拜会陈独秀。

当时毛泽东对比他大十多岁的陈独秀是怀
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的。据蔡和森记载，毛泽东的
《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刊登以后，他和蔡
和森有过一次长谈。他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网
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

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 前之谭嗣
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若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
学所可比拟。 ”

在环龙路老渔阳里这所不起眼的石库门
公寓里，毛泽东很多次与陈独秀促膝长谈。 后
来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过这些谈话： 在上海
“我和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

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
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
大”。 “到了 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
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
义者了。 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
思主义者了”。

在 1945年的延安，毛泽东说，是陈独秀最
早告诉他 “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见毛泽东
《七大的工作方针》一文）。

环龙路 44号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今南昌路 180号）

———毛泽东在此主持工作， 他和杨
开慧居住在甲秀里，这是他一生中“最安
稳、最富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1924年前后，是毛泽东早期革命生涯中
极为重要的日子。

1923年 6月 12日至 20日，中国共产党
在广州恤孤院后街 31号召开了第三次代表
大会。 在随后举行的中共三大一次会议上选
举出了中央局 5位成员：陈独秀、毛泽东、罗
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后因工作需要，又增补
王荷波。 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央局并担任中
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1924年 1月 20日，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
及党的三大决议：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
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担任工作。 于是
在国民党一大选出的中央执委中，李大钊等
当选为中央执委，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
多人当选为候补执委。

中共三大以后，党中央机关又搬回到上
海。1924年 2月中旬，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

当时毛泽东除了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外，同
时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委、 组织部秘
书、文书科主任等职。 这一次他居住在慕尔

鸣路（今茂名路）甲秀里 7号（现威海路 583弄
云兰坊 7号），距环龙路 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
部不过 1公里。 这一年端午节前后，杨开慧和
她的母亲带着两岁多的毛岸英，以及出生不久
的毛岸青也来到这里， 一直住到 1924 年底。

1937年初， 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夫人海伦·斯
诺的谈话中称：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安定、

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这段话刻在了
甲秀里毛泽东旧居。

上海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据点。 这里当时
虽然由江浙军阀统治着，但依托着租界，江南
财阀、国民党的金主几乎都居住在上海。 原先
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的叶楚伧是一
位反共悍将，上海的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右派屡
屡发生冲突，连老同盟会员邵力子等也在国民
党上海执行部被右派分子打伤。 在此情况下，

毛泽东与恽代英、邓中夏，以及毛泽东与陈独
秀等几次联名上书孙中山先生，要求严惩叶楚
伧（见吴海勇著《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的历史再考察》）。 孙中山决定撤掉叶楚伧，于
是叶楚伧主动辞职，由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
补执委、组织部秘书的名义主持国民党上海执
行部工作。 当时毛泽东的主要工作是协调国共
两党的行动，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坚定反
击国民党右派的攻击。 同时根据孙中山先生的
指示与国民党一大的决议，对在上海的国民党
员进行重新登记。 可是孙中山的这一决定不仅
在广州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在上海更是阻力重
重。罗章龙曾在回忆录《椿园载记》中生动记录
了这么一件事：一天，一个人冲到执行部楼上，

碰巧胡汉民、汪精卫两人都在，纷纷上前向此
人打招呼。但此人讲：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
十年还要填表？ 可不可以免填？ 原来此人便是
国民党元老谢持。 虽然汪胡两人连连解释此事
是由先生（指孙中山）决定的，但谢持连拍桌子，

勃然大怒，拂袖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上门
去， 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 对所填内容可以放
宽。后来谢持还是填了表。”谢持一填表，国民党
员重新登记工作在上海的开展顺利了许多。

1924年 3月，国民党决定在广州建立黄埔
军校，组建一支全新的革命军队，并决定由上

海市执行部负责上海地区、长江流域和北方各
省投考黄埔军校学生在上海复考事宜。 毛泽东
亲自挑选并介绍蒋先云、伍文生、张际春等一
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学习。 以后这些人都成
了我们党军事力量的骨干。

从工作处环龙路 44号到甲秀里这 1公里
多的路程，毛泽东每天往返，工作是辛劳的，但
家庭生活却十分快乐。 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相
夫教子，毛泽东还时不时地委托她到工人夜校
去讲课，教授工人文化知识，有时他甚至抱着
大儿子毛岸英在课堂里听夫人上课。 一直到
1924年末他因身体原因辞去了在上海执行部
的工作，带着妻儿一块儿回到了湖南。

陶尔菲斯路341号大同幼稚园
（今南昌路 48号）

———毛泽东的 3 个儿子生活在这
里，他们和叔叔毛泽民在此永别

1927年 4月 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
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7月 15日
宁汉合流，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 8月 7日，中
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提出：干革
命一定要有枪杆子，我准备到农村山林去做“山
大王”。 8月底，他匆匆赶到长沙东乡板仓，与杨
开慧以及毛岸英、毛岸青和 1927年 4月 4日才
出生的毛岸龙道别，到乡下领导秋收起义。

1930年 10月， 湖南军阀何健抓住了杨开
慧，将她以及毛岸英与保姆陈玉英关在长沙狱
中，11月 14日将杨开慧枪杀在长沙浏阳门外
识字岭。

虽然毛岸英被乡绅们保释出狱， 与两个弟
弟一块儿回到了板仓外婆家里， 但他们生活困
难，还时常受到何健“斩草除根”的威胁。毛泽东
获悉杨开慧牺牲，十分难过。 他趁三弟毛泽覃
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机会，找到二弟毛
泽民，让他设法将三个孩子带到上海。 因为当
时共产国际已答应接受一批中国革命烈士的

遗孤， 以及党的领袖的子女赴莫斯科学习生
活。 毛泽民写信给板仓杨开慧的母亲以及其他
亲属，还化名寄去了一点钱，让他们尽快把毛
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送到上海。

1931年春节刚过，杨老太太等带着 3个孩
子来到上海，当天晚上就由毛泽民与夫人钱希
钧安排住进了旅馆，他们经周恩来同意，决定
把 3个孩子送到共产党办的大同幼稚园。 （参
见钱希钧回忆录）

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杀害了几
十位最优秀的共产党领袖。 烈士遗孤流落街
头，生活十分困难，有的孩子就此失踪了。 1929

年周恩来指示“共济会”的王弼，找一个可靠人
士，办一个幼稚园，专门收养烈士遗孤以及在
前方作战的领袖子女。 王弼找到在中央特科工
作的陈赓商量，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在上海圣
彼得堂担任牧师的董健吾。

董健吾是一位十分传奇的人物。 他因护送
美国作家斯诺赴陕北而闻名于世。董健吾 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他又是一位虔诚的牧
师。 他与宋子文是同学，在国民党上层有许多
朋友。听到组织上的决定，他一口答应，卖掉了
祖上留给他在青浦的 50亩田， 租下了教友肖
志吉在戈登路（今江宁路）441号的两幢石库门
房子，在 1930年 3月办起了“大同幼稚园”。 作
为掩护，园名是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题写
的。 过了不到一年，他又觉得戈登路的房子离
英捕房太近，不够安全，更重要的是把孩子整
天关在石库门里，没有活动场所，对健康不利。

于是他就将幼儿园搬到了陶尔菲斯路 341 号
（今南昌路 48号） 一幢坐南朝北的两层楼房，

这里与环龙路正处在同一直线的位置，中间隔
着一条通往公园的小路，环境幽静，离法国公
园（今复兴公园）仅几十米远。 天气晴朗时，孩
子们每天都可到公园里去游玩。

当时在大同幼稚园工作的都是中共党员
或领导人的亲属，主要有李求实的妻子秦怡君
（化名陈凤仙），李立三的前妻李文英等。 收养
的孩子中有彭湃的儿子彭小湃、恽代英的儿子
恽仲希、蔡和森的儿子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
力，以及杨殷的儿子、王弼的女儿等近 20 人。

1931 年 3 月， 毛泽东的 3 个儿子毛岸英（8

岁）、毛岸青（7 岁）、毛岸龙（4 岁）被送到幼稚
园后， 幼稚园的 5位保育员和 19个孩子还在
法国公园拍过一张集体照。

1931年端午节，毛泽民与夫人钱希钧要离
开上海赴瑞金，临行前，夫妇俩专门到法国公
园看望在公园里游玩的 3个侄儿，详细询问了
他们的生活情况。 毛岸英还特意写了一封短
信，托叔叔带给自己的父亲。谁也不曾想到，就
在毛泽民探望自己的侄儿后十多天，毛岸龙突
然发烧腹泻，陈凤仙急忙抱着孩子赶到距离幼
稚园不远的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就诊，医生
诊断为患了紧口痢，此病十分凶险。虽经抢救，

但他还是在半夜里病亡了。 广慈医院是所有名
的教会医院，每一个就诊病人都有详细的档案
并要保存若干年。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专门
派人到院查过档案，确凿无误。 党史研究员李
静峰 1982年还专门就此事写过文章， 发表在
该年的《党史研究》第 4期上。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大同幼稚园的生存环
境越来越凶险，被迫在 1933年春解散。 孩子们
分别被亲友或地下党有关人士收养。 毛岸英、

毛岸青直接搬到了董健吾的家里。 1936年 6、7

月间，经董健吾穿针引线，由张学良资助并委
派自己的部下李杜将军，带着毛岸英、毛岸青
等坐轮船离开上海到法国，由当时在共产国际
担任中共代表的康生接到莫斯科。

环龙路，与毛泽东结缘颇深的一条马路，神
秘而又幽雅。 几乎每一幢小楼都隐藏着一个上
海故事，等待着我们继续去探寻、去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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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的谈判

“全权代表”胡炜出场后，针对上述情
况， 他在德国一家一家地跟对方介绍浦东
开发和中国发展对“会展业”的前景，以此
来鼓励德国公司增加对投资项目的信心。

胡炜说， 你们不要以为投资浦东项目是在
支持我们中国建设。错了，是我们中国巨大
的市场在提供给你们赚钱、赚大钱的机会！

如果错失了这样的机会， 到时候你们后悔
都来不及了！中方“全权代表”胡炜的一番
番有理有据的中国“宏伟蓝图”，让德国几
家会展巨头的老板听了直流口水……

那好，我们签！我们同意加快投资速
度。德国会展巨头们频频应诺。

慢着，胡先生，我们的经济部长要见
你。他是我们公司的监事长。

稍许， 气度不凡的经济部长出现在
胡炜的面前，正襟危坐地对着他落座。

出于礼貌，胡炜刚要开口寒暄，可万
万没有想到， 那位经济部长猛地勃然大
怒，并且甩开巴掌，“哐”地一声，重重地拍
击在桌子上，那响声能传出几间屋子……

你，中国人，太牛了！竟敢不把我们德
国人放在眼里？你凭什么牛？难道我们德国
不如你们中国吗？你牛什么？哼！不知哪来
邪气的经济部长，扭曲着脸、大言不惭地冲
着胡炜，仿佛欲将对方置于死地才肯罢休。

这是完全没有预想到的场面。 胡炜
一时被对方镇蒙了。 等他稍稍领悟过来
后，他定了定神，然后对自己的翻译说：

“你先去把门关好。然后你回来把我的话
一字不少地翻译给他听，不能省略！”

门关好了。 现在只剩下那位经济部
长和胡炜两人及各自的翻译。

胡炜直了直腰，挺了挺胸。突然，抡
起右巴掌， 以比刚才经济部长那一击还
要大三倍的猛劲， 狠狠地将巴掌击在桌

子上———

“你，岂有此理！你德国人到现在还想
欺负人？”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以为你是大老
板？经济部长？可你不要忘了，站在你面前
的中国人，是中国一级政府的全权代表！是
你们几个公司对等的谈判人！”

“你像个经济部长吗？当你的国家的客
人登门而来后，你至少懂得起码的礼貌吧？

可你，竟然以这等嘴脸对待客人！”

“哐———”又是力大无比的一大巴掌拍下。

“哐当！”门被推开了。德方和中方人员
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紧急状况”，破门而
入， 个个神情紧张地看着里面的部长与中
国全权代表。

胡炜举起右手：“没事。 你们统统出
去。”

进来的人不知如何是好地退了出去。

里面， 胡炜又和经济部长开始你来我
往地“理论”了整整一个小时。

“最后，大门打开时，我们俩是手拉着
手走出去的。” 胡炜回忆起那一次德国谈
判，笑得弯下了腰。“谈判就是这样，吵了又
谈，谈了又吵，最后言和为止。”他说。

好不容易同几家德国公司谈妥。 以为
可以轻松回国的胡炜一行， 没想到在回国

途中，突然出岔子了：与德国展会业三巨头
合作的英国公司提出要退出浦东 “国际博
览中心”项目。

真是要命！胡炜暗暗叫苦。

谈判团因此转道到英国的铁航公司总
部。很快见了该公司董事长。

毕竟是英国绅士，公司董事长道貌岸然，

然后又毕恭毕敬地对胡炜说： 我们铁航在你
们中国，尤其是在上海，业务非常好，感谢你们
中国和上海。关于投资浦东“国际博览中心”的
项目，我们是小股东，占的股份也非常小。由于
我公司的主业不是会展业， 所以董事会决定
退出物流方面的投资。如此这般，总而言之，有
一百条“合理”的理由退出浦东投资项目。

轮到胡炜说了。他说：虽然我对贵公司
的决定抱有理解，但你们也应该考虑我们与
几家德国公司的谈判也是花费了一些时间。

现在如果因为你们的突然退出，那就意味着
我们与几家德国公司的谈判还得从头进行，

所以请求董事长重新考虑你们的决定……

铁航董事长耸耸双肩， 一副无奈的样
子：这是董事会的决定，我也无能为力。

胡炜强压心头之火，再次征求对方：这
个协议你们真的不签了？

董事长摇摇头：签不了。

胡炜：那我想问董事长，贵公司还想不

想与中国、在上海做生意了？

董事长紧张地说：当然，当然要做。我
们在你们上海的业务一直非常好……

胡炜严肃地说道：但是，你要知道，如
果今天贵公司退出浦东会展项目， 你们铁
航在上海的业务将受到严重影响。

董事长惊慌起来： 你这是……你们不
应该这样做。

胡炜说：为什么不呢？董事长先生应该
清楚，贵公司在中国、在上海，为了你们的
生意，我们政府和各方帮了你们多少忙？现
在，我们与德国公司谈定的合作协议，就因
为你们一家小股东的退出， 让我们骑虎难
下。请问：为什么你在这件事上就不能帮我
们一下忙呢？我的话不含任何威胁的意思。

只是想表达一个真诚的请求：你们在中国、

在上海开展业务时，我们帮了你们不少忙。

现在当我们碰到一些困难时， 也只是想请
你们帮个忙而已。 如果董事长和贵公司在
这件事上都不能帮我们一把， 我们又有何
理由一定要在中国、在上海帮助贵公司呢？

谈判陷入僵局。

“今天董事长如果不能给我一个满意
的答复，我马上就会离开阁下的办公室，并
且不会再重新出现。 那么贵公司今后也别
在上海出现了……” 胡炜说完最强硬的一
句话后，站起身，抓起旅行箱的拉杆，一步
一步地向办公室的大门走去。

“这几十秒的时间， 我真的有种绝望的
感受，因为我也是在赌气，赌他董事长能不能
在我的话的影响下回心转意……当时我走
向大门时，是在心里默数着‘一、二、三……’，

我在等着董事长叫停，可他就是没有叫停。好
在办公室很大， 到门口要经过好一段长廊。”

胡炜说：“在我已经感到彻底绝望的时刻，总
算身后传来董事长的喊声：‘Stop！’ 哎呀，这
一瞬间，我才把心放下，双腿真的一下要瘫下
来似的……”

（三十二） 连 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何建明 著


